
纵观近两年的国产电影市
场，我们欣喜地窥见一些新变
化。“阳春白雪”的主旋律创作，
不再与主流的年轻受众绝缘。
作为继 2019 年《我和我的祖
国》、2020 年《我和我的家乡》
后，“国庆三部曲”的第三部作
品——《我和我的父辈》或许能
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触摸主旋律
影视作品的创新脉络。（10 月
12日 央视网）

《我和我的父辈》由《乘风》
《诗》《鸭先知》《少年行》四个单
元组成，以革命、建设、改革开
放和新时代为历史坐标，通过

“家与国”的视角描写几代父辈
的奋斗经历，讲述中国人的血
脉相连和精神传承，再现中国
人努力拼搏的时代记忆，是典
型的主旋律题材电影，却一改
观众心中宣教色彩浓厚，人物
形象神圣化、脸谱化，缺乏艺术
感染力的刻板印象，在全国掀
起观影热潮，总票房突破13亿。

从近年来上映的电影作
品，可以鲜明地看到“小切口、大
情怀”这种令主旋律作品“走入
坊间”的创新突破。《我和我的父
辈》不再沿用主旋律题材作品过
去的一贯思路，以宏大来拆解宏
大，而是选取4个家庭的故事串
联起了父辈们的奋斗篇章，将祖
国的发展与时代的变革融入其
中。如《乘风》虽讲的是抗日战
争时期的刀光剑影和暗流涌动，
但却是借一支战功卓著的铁骑
队伍——冀中骑兵团与冀中人
民共同抗击日寇侵略的军民群
像来完成的，这样的表达显然更
具移情性。有大事件、大情怀，
也见小人物、真情感，无论从哪
个年代的叙事，都能让人们寻找
到普遍的情感寄托和精神追求，
感慨变化的是悠悠岁月，不变的
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
求。

叙事视角切口小，但电影
容纳的元素却包罗万象。如

《少年行》讲述的是机器人“邢
一浩”肩负特别使命从 2050年
回到 2021年，邂逅了怀揣科学
梦想的少年小小，两人意外组
成了一对临时父子的故事。在
其身上，可以看到科幻故事和
教育片的潜质交织掺杂在一
起，一方面是融合科幻、机器人
等元素，给观众带来的有现实
的感触，更有对未来的想象；另
一方面是在机器人的影响下，
少年小小坚定了追求科学梦想
的决心，给当下的青少年群体
带来别样的人生启示。《诗》更
能说明这一点，讲述了一个普
通航天家庭两代人为科技献身
的悲欢离合，而它的背后讲的
又不仅仅是这个家庭本身的故
事，而是在探讨父母一辈艰苦
奋斗、无私奉献的航天精神，以
此向中国航天人致敬。

细腻的情感与独到的角度
之外，《我和我的父辈》也体现
出主旋律题材的创新操作。将

《我和我的父辈》置于“国庆三
部曲”的框架下，不难发现主创
人员对主旋律题材做出了品牌
化的探索：2019 年《我和我的
祖国》和 2020 年《我和我的家
乡》中的导演兼主演徐峥也出
现在了这部新作中，而三部作
品的幕后阵容也有重合。精锐
的制作班底，熟悉的叙事配方，
让“国庆三部曲”成为主旋律电
影领域的一大 IP。此外，电影
使用了“章节单元”的创新形
式，将两个多小时的电影拆分
为若干短章，更符合当下观众
对短剧的审美需求。

“小切口、大情怀”，讲故事
不说教，加上小而美的新审美
需求，这是当前主旋律作品抓
住年轻人实现传播突围破圈的
一种有效路径。在当代观众不
断提升的审美需求的当下，我
们期待主旋律作品不断创新表
达手法，向更具艺术高度、思想
深度与传播广度的方向突破。

电邮：t36@tom.com

hbrbwhz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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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府古城被誉为广府古城被誉为““北方小江南北方小江南”。”。水波荡漾水波荡漾、、苇荷飘香的自然风光和城内的建筑人文苇荷飘香的自然风光和城内的建筑人文，，共同营造出的江南气共同营造出的江南气
质质，，让她与北方粗犷让她与北方粗犷、、豪放的地域性格截然相反豪放的地域性格截然相反，，她全然不顾脚下这片她全然不顾脚下这片““慷慨悲歌慷慨悲歌””的燕赵大地的燕赵大地，，就这样在北方的就这样在北方的
风霜雪雨中孑孓独行风霜雪雨中孑孓独行、、茕茕而立了千年之久茕茕而立了千年之久。。

在一望无际的冀南平原置身于这样一处所在在一望无际的冀南平原置身于这样一处所在，，仿佛穿越了时空仿佛穿越了时空，，顿生不知身在何处顿生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之感今夕何夕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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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毫无疑问，城也是有生命

的，有些早已湮没在历史中，有
些却如广府这样超越了时空。

多次去同一个地方游览，一般很难再有兴
趣，但广府古城不同。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这
里了，来前依然心向往之，来后仍然兴致勃勃。

穿过高大深阔的瓮城，从阳和门入城，循
步道登城。进入瓮城时抬头四望，拔地而起的
光洁城墙围成了一口巨大的陷阱，仿佛连天空
都困顿其中，让人真切地体验到了城池“深沟
高垒、固若金汤”的含义——这里是一座用来
进行军事历史体验的微缩“营盘”。置身瓮城
之中，便能深切理解古典小说里写到的战争场
景：敌军攻破看似防守松懈的外城进入瓮城，
却发现身后被撞开的城门再度关上，整支队伍
仿佛被装进了一个口袋里。在冷兵器时代，假
如被关进这样的瓮城，断难再有逃脱之理，只
能等着从天而降的滚木礌石和挠钩套索，来一
场“瓮中捉鳖”。

因为有工人师傅在进行维修作业，城下的
小巷子里堆满了仿古的城砖和木料。绕过这
些建筑材料登上城墙四望，护城河碧波如镜，
岸边绿树婆娑，濒水处则芦苇摇曳；城内是屋
脊高隆、粉墙褐瓦的古朴民居，主街道两侧矗
立着回廊红柱、间宽面阔的二层阁楼。街上游
人并不多，偶有人在小巷里走过，遮阳伞下施
施而行的一定是位漂亮姑娘——在广府，城里
城外的风貌竟有了江南的风韵。

广府之地曾隶属于春秋时的曲梁侯国，汉
宣帝时已在这里筑土城。从那时起，这座城就
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蜿蜒而来。最迟至隋唐时，
城的规模已较之前显著扩大，如今完好保留下
来的砖城则是明嘉靖年间修筑的——这里不
免赘述几句，北方诸多遗存至今的古代建筑皆
是明代修建，不仅因为明代距今的时间较近，
遗存丰富，更因为那是一个有实力、有兴趣“大
兴土木”的时代：明朝灭掉元朝后，中央集权进
一步巩固，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举措，社
会财富大量增加；在“土木堡之变”前，国力强
盛，万国来朝，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达到了中
国封建时代的顶峰。正是在这一时期，包括全
国各地星罗棋布的众多城池和横亘在北方的
万里长城等“基础设施”得到建设和加强，山西
平遥古城也是在明代洪武年间被扩展到现在
的规模。广府古城的建设亦是其例，除了由土
城改为砖城，成化年间的广平知府李进还主持
开挖城濠，引滏阳河水灌入，形成了现在仍然
可以看到的护城河。

被宽度达 140 米的护城河环绕的广府古
城，当初四座城门皆有外城即瓮城，现在只剩
下东西两座瓮城了。城门及其瓮城之上曾有
高耸其上的城楼，故又有“四门八楼”之说，并
且，城墙的四角也有角楼挺立。脑补一下这座
城在鼎盛时期的画面，它端坐于广袤的平原
上，俯瞰护城河碧波荡漾，仰望城上楼宇林立，
巍峨壮观，堪称人间胜境。

现在测量，城墙有12米之高，8米之宽，周
长4.5公里——当我向当地人询问城墙有多长
时，他们都不回答这个数据，只说“九里十三
步”，用韵味十足的方言把这组古代计量标准
下的数字说出来，仿佛站在我眼前的不是现代
人，而是从遥远的历史深处走来的古人。

古典的城，曾经遍布在华夏大地上，而历
尽沧桑之后，城郭完整者很少了，平遥、广府等
中国传统城市建筑的“活化石”称得上是遗
珍。在城墙、瓮城、城楼和护城河这些构成古
城的基本结构之外，进出城的城门洞、城墙上
的马道、垛口、城下的千斤闸等，都极具建筑、
审美和历史价值。尤其是幽深的城门洞，广府
人至今仍然恪守着“城里城外”的观念，城门洞
就像一个可以实现时空穿越的“虫洞”：在历史
上，城里是外人看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
世外桃源，城外沃野千里中又不时传来金戈的
撞击和铁马的嘶鸣；而今，城里是广府人怡然
恬淡的日常岁月，城外伴随他们的是风起云涌
的时代浪潮——每个城门洞中每时每刻都在
进行着历史与未来的魔幻交接。

历史是公正的，它不遗忘任何一个平凡的
过客，也不会偏爱任何一个天之骄子；但历史

又是残酷的，它能移山填海，将一切耀眼之物
削平淹没，时间的幸存者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毫无疑问，城也是有生命的，有些早已湮没在
历史中，有些却如广府这样超越了时空。

二
广府古城缘何诞生又幸存

至今？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记，城的
出现显现出人类自我管理能力的高度提升。
有研究表明，至少在一万六千年前，部族定居
在一地生活已经成为华夏先民的“新生活方
式”。随着聚落的扩大，中国城市的雏形开始
出现，考古发现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距今已经
有五千年的历史，紧随其后的另一座古代大邑
二里头遗址只比其晚二三百年。

将个体聚合为集体，城无疑催生了新的社
会伦理关系，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城
也聚集起了人类最重要的文明成果，并渐渐取
代乡村成为家园的象征。在冷兵器时代，一方
力量对另一方力量的征服，主要以夺取对方的
城为象征，战争主要是以城为目标的攻防之
战。这一景象被保存在语言之中，如我们耳熟
能详的“兵临城下”“攻城略地”这些已经固化
的语词——这其中，城也饱含着精神家园的意
义，“城在我在”守的是城，守的也是人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了“城”这个汉
字。组成“城”字的“戈”部，使“城”的本义有了

“环绕都市的防御墙”之说——就连绵延万里
的一道高墙也被称作“长城”——筑城主要是
为了防御敌人的侵袭以保护人口和财产，此后
才与表示商业活动的“市”的功能结合在一起
成为“城市”。

广府古城的修建也莫不如此，但又不仅如
此。

广府四周原野平坦，一马平川。西去最近
的太行山也有百里之遥，因此无险可守，筑城
是防御的必要之需。它位于华北平原腹地，但

《左传》中却有“（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 594
年）六月癸卯，晋国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的记
载。翻阅历史可知，赤狄是春秋狄人的一部
分，活跃在现在的山西长治一代。其中力量最
强悍的是潞氏掌控的一支，执政者曾娶晋景公
的姐姐为妻。潞氏狄人的势力远及太行山以
东的平原地带，曲梁是其重要的城邑。当潞氏
与晋国王室关系破裂后，荀林父率兵讨伐，正
是在曲梁打败了赤狄，使潞氏灭国。

由此可见，或许得益于土地丰腴、物产富
饶，或许因为是中部平原进入西部山地和高原
的咽喉要地，广府一带早成兵家必争之地，一
次次被历史推到聚光灯下。隋朝末年，义军领
袖窦建德建立“夏”政权把都城迁到这里，广府

（时称洺州）俨然做起了“国都”。在后来因救
王世充而与李世民搏杀之时，这里成了他的大
本营。城墙内外或旌旗猎猎、鸣镝声声，或百
姓在鱼米之乡中安居乐业，这里成了河北南部
一座事关军政和民生的大城。此后，广府古城
都是广平地方的政治中心。

人类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同类，而是始终
无法被彻底征服的大自然。因此，城池御守防
卫的对象不只是人，还有我们只能进行有限抵
御和改造的自然之力。如今早已被黄沙掩埋
和摧毁的楼兰、尼雅、统万城等曾经的重镇，除
了它们建城之初给予旅居者的安全和温暖之

外，我们还有理由相信，待自然环境变得恶劣
之后，它们曾经为最后的几代居住者阻挡了被
暴风裹挟而来的汹涌狂沙。

与之异曲同工，广府古城在御敌的作用之
外，城墙兼有防洪的功能。我曾看过一幅航拍
图，广府古城外围被涂满了标志着水的蓝绿
色。原来，这里是华北南部地势最低的地方，
被称作“永年洼”，包括邯郸市的母亲河滏阳河
在内，支漳河、留垒河和牛尾河四条主干河道
流经这里形成湿洼沼泽。广府古城处在洼地
正中，水患便成了旧时的家常便饭。古城建
成，城门即闸门，平日里城门开放供居民通行，
汛期洪水来袭时便关门下闸，俨然使城池成为
一艘永不沉没的“生命之舟”，居民因此才少遭
洪灾之苦。

在水旱无常的中华大地上，广府不是以城
拒水的孤例。安徽寿县古城重建于北宋熙宁
年间，明正统、嘉靖、万历年以及清以后多次重
修，九百多年来为城里百姓抵御了无数次洪
水。最近的一次在2020年7月，为防止暴雨导
致的护城河水内灌入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
定启用古时的封门，有效阻止了洪水入城。古
人的高超智慧再一次在现代得到验证。

历史拥有洪荒之力，但在她饱经世事的面
孔上，也常常露出悲悯与温婉的笑容。透过城
墙垛口上的一抹夕阳，我似乎参透了一座城的
情感和立场，因此而找到了古城永生的答案。

三
古城千年的烟火日常积淀

了厚重的文化，从建筑到饮食，
从工艺到民俗，从毛遂自荐的故
事到弘济桥的民间传说，都幻化
成了滋养后世的沃土。

午餐在一家本地菜馆吃，进城前就被陪同
的本地朋友多次“安利”过的酥鱼、缯肘等广府
名吃尽数上桌，在众人面前我也顾不得礼仪
了，忙不迭大快朵颐，边吃边为广府人的幸福
而感叹。

广府古城又叫永年城，她虽是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但却不是遗址，而是一座活着的
城。在绵延环绕的城墙之内，三十多条街巷中
仍然生活着万余名居民，市井中每天车水马
龙，欢闹喧嚣，一派火热景象。他们不是游客，
而是这座城的主人，每天看着太阳在城头升
降，在城的佑护中恬然安居。而高耸的城墙，
见证了一代代子民的喜怒哀乐和生老病死，也
许每一块城砖上都隐刻着他们的足迹和面
容。与我们这些从高楼大厦里走出来的人相
比，他们才是真正的“城里人”!

古城千年的烟火日常积淀了厚重的文化，
从建筑到饮食，从工艺到民俗，从毛遂自荐的
故事到弘济桥的民间传说，都幻化成了滋养后
世的沃土。这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太极拳文
化。

来广府古城，有两处名人故居不可不看，
一为杨露禅故居，一为武禹襄故居。前者两进
院落是后来复建的，而后者的三进大院都是清
末的原物。这样的建筑在北方不胜枚举，若是
只当景点倒也没有惊艳之感，要紧的是两处古
宅的主人——他们在太极拳界拥有至高无上
的地位，至今仍被尊奉为一代宗师。

太极拳作为武术的一种，其诞生地在河南
温县陈家沟，黄河与洛河交汇后在这里孕育出
阴阳文化，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思想，也成为
太极拳的精神源泉。明末清初，陈家沟的陈王
廷依据祖传拳书，并参以《易经》原理和中医、
道家等理论，创编出一套拳术，被称作陈氏太
极拳。在清嘉庆以前，因这套拳法动作套路烦
琐并未广泛流传。清朝末叶，陈氏后人陈长兴
到广平授拳，世居永年、后迁入广平的杨露禅
拜其为师，并三下陈家沟习学，十余年间得到
了拳法精髓。同为广平人的武禹襄也是一个
拳术爱好者，常与杨氏比拳并试图拜他为师，
但杨氏不肯。情急之下，武氏自行前往陈家沟
拜另一位太极高手陈清平为师，从此开创了陈
氏太极的另一派别即武氏太极。

尽管两位大宗师的拳法套路有所差别，但
二人走的是同一条路：在师法陈氏太极的基础
上，通过改良原有动作，将自己编创简化后的
套路定型。杨、武拳法经世代弟子改进相传并
向大众推广，其间还演化出吴氏和孙氏，使太
极拳这项中华瑰宝得以发扬光大，并进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可以说，正是从杨、武二人开始，太极拳开
始为大众所熟悉并逐渐国际化，他们在太极拳
发展史上居功至伟。

参观完武禹襄故居后，为了让我们直观感
受太极拳的气韵，导游打电话请来了杨氏第五
代、武氏第六代传人闫志永师父来做观摩表
演。这位憨厚的北方汉子身材壮硕，面色黝
黑，步态沉稳，就是我这种门外汉也看得出来
这是一位“练家子”。他打了一套简短的“单
鞭”动作，手势圆转缓慢推移，动作流畅绵柔，
但他收招后告诉我们，太极拳是“拳”而不是

“操”，连贯圆和的外表下暗含着的却是武术的
竞技招数和力道。他特意叫我近前，让我集中
双手的力量攥紧他的手腕，然后他只轻巧地翻
转了一下手势，一下子就扣住了我的脉门，我
顿感手腕像被铁钳夹住了一样，疼得屈膝下蹲
还“哎呦”了一声，惹得围观者惊讶之余发出一
阵阵大笑。

所谓不忘桑梓，地因人旺是人对故乡最大
的贡献。杨露禅和武禹襄开创的太极拳文化
给本已文脉深远的广府地方文化增添了划时
代的新内涵，从此也奠定了永年在太极拳界的

“圣地”位置。太极拳已是永年的文化招牌，国
内外很多拳馆都以“永年”冠名，习练太极也成
为本地人重要的文体活动乃至生活方式——
这无疑也是传统文化给古城人民带来的新福
祉。

回程的高铁上，我面对着一张广府古城导
览图发呆，神思仍在城墙、街巷与美食之间。
端详图上的轮廓线，又想到太极拳的基本动
作，忽然有一个新的发现：与像平遥古城那样
以某种被人文化的自然意象作为规划的参照
不同，广府古城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城；而太极
拳所宗的太极哲学又以圆为象，阴阳循环相接
的太极图组成的是一个圆，太极拳更被称作

“圆的较量”——方与圆彼此呼应，体现的正是
“天圆地方”的古代时空观，而其背后则是“天
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

——不期然，天地相交成就了一座城，古
城在我眼里又有了别一重意蕴。当然，这只是
我的冥想。广府古城与太极拳的相得益彰虽
然是偶然的巧合，是冥冥之中自有的天意，但
其中蕴含着的博大深邃的中华传统文化无不
令人赞叹。随着文旅事业的发展，广府古城的
名气越来越大，保护和开发也更加规范。古老
的城墙、整洁的街巷、独特的民俗和现代化的
基础设施相得益彰，在冀南大地上绘出了一幅
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和谐画卷，游客在观景的同
时也会受到文化的熏陶。

旅行结束时，我问随行的本地文旅部门工
作的朋友，城内的居民有没有可能被迁出去？
抛出这个问题其实透露出我内心的隐忧：我十
分担心这里会被打造成一个商业化的“纯”旅
游景区。朋友说，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力将居民
全部搬迁出去，他们会继续在这里生活。听了
这话，我不免长舒了一口气。希望许多年以后，
在这方正的城墙之内，拳师仍旧带领弟子们在
庭院里打拳推手，倚门而坐的老人闻着小店里
酥鱼的香味，向游客讲述古城的前世今生……

（本文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广府古城广府古城


